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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研修班两个月的训练，我最大的收获是如何做读书笔记。这并不是说从第一周

到第八周我写出了合格的读书笔记，事实上，在翻阅自己写过的这些内容时，我感到很

不好意思，因为这些笔记可能远没有合格。尤其是在课程讨论过后，其他同学分享了自

身思考以及对书的理解，老师们通过一个个设问，庖丁解牛般梳理出理论的核心与脉络

后，回头再看我自己的读书笔记，我着实很汗颜。 

具体来说，研修班的训练让我大致清晰了我眼中的一份好的读书笔记的标准。首先，

读书笔记和读文章笔记应该是不同的，或者说，理论的读书笔记和以观点为落脚点的文

章笔记是不同的。理论通常和概念集合相关联，对话的是一群文献中的一系列话题，这

些话题很可能是彼此关联的，作者从而阐发了基于不同话题的系列子观点，而关键概念

的构建和关键子观点又烘托出了理论的核心观点，这些观点群、概念群进而形成了理论

的结构。而文章对话的则是一个具体的观点，补充的是一支具体文献中的某一环，其结

构相较也显得更集中于一个具体问题。我此前很少甚至没有写过正式的读书笔记，即使

写了，也只是像文章笔记一样，洋洋散散，对其中的某几个观点进行思考回顾，没有试

图在结构上追溯和整理。 

其次，一个好的读书笔记需要抓住其核心观点和支撑逻辑，就像龙首一样，核心观

点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布迪厄的讨论中，赵珊老师通过一系

列的设问，让我们快速的抓住了布迪厄理论中的核心部分，惯习和象征资本，这两个概

念的内涵以及在当代生活和历史中的体现，这种把理论概念和现实实践链接起来的思考，

让我意识到原来这些概念有时是可以如此贴近我们的具体现实的，只是阅读时我并没有

品出这一份精妙。而抓住核心观点和概念后，理论的骨架似乎也就从水面浮出了。 

再次，一个好的读书笔记要往回追溯其写作对象和对话对象。文章的对话对象似乎

总是明晃晃地躺在文献回顾或序言中待人注意，而著作和理论的对话对象则是藏在字里

行间中，好在 AI 时代的搜索成本已经足够低。对我之前的阅读习惯而言，读文章时知

道对话对象即可，并不经常在阅读前去调研一番学术背景。但是理论阅读却似乎很需要

补上这一环。比如萨伊德的东方学，如果不了解东方学在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发展，不

了解东方学被西方作为客体解释、观察、甚至维持表述，似乎也会缺少了一层理解其中



心观点的天然共情。 

最后，一个好的读书笔记可能需要一些回顾和放空的时刻。我用了可能，因为我并

不确认这是一份好的读书笔记的构成部分，亦或是其对立面。只是对我的阅读习惯而言，

有时我读了精彩的书后，匆匆梳理写就其结构后，有时却并没有吸收。也许知识的吸收

需要一些呼吸的时刻，需要在阅读后尽情联想其提出的概念、观点，和自身知识体系内

有哪些交织的地方。也许这种联想可以帮助大脑更好的摆放这个理论的位置。 

经过这轮阅读，我正在尝试重新理解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回头去看，我的学术训

练始于以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但在具体研究中我逐渐意识到，尽管因果识别

可以回答某个因素是否产生影响，但这种因果关系在真实历史中是否存在，有没有在当

时被观测到，如果没有被观测到，又是否存在效力，其背后真实的社会关系又当如何，

局部的因果究竟是如何嵌入更长时段的历史转型等等，这些问题是我现在所不能掌握回

答的。 

我不敢说这个夏天让我掌握了如何去回答问题的能力或者说看到解决问题的视角，

现在的我更多地处在一个被刚刚领入一扇门的状态。德国历史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布迪厄以及文明与现代化理论，似乎更多地引导着让我看到，行动者的选择

并非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由财产权利，阶级位置、剩余分配和生计约束等共同塑造

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政治经济学可以有力地解释生产、财产、阶级、财政和国

家能力，其却没有回到更久一点的时候，解释人们为什么承认某种秩序、接受某种分类、

并把某些制度要求理解为自然、正当或值得追求。 

最初我总是把历史对象扁平化，处理成若干变量，又在阅读中感到，仅靠这些变量

不足以理解研究对象，单个平均处理效应也难以缩减社会历史。这组阅读最终没有使我

归属某一个既定理论传统，我想也这也并非是它的初衷，它带来的更重要的变化，是使

我重新理解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